
今年双十一预售开始 10 分钟后，淘宝直播引
导的成交量就超过去年，增长达 4 倍；不到一小
时，头部主播薇娅、李佳琦的直播间数据就超过去
年双十一全天。今年 7月，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发布
9 个新职业，其中就包括了“直播销售员”（俗称带
货主播）。有数据显示，上半年“直播经济”业态主
要岗位人才需求量达到 2019 年同期的 3.6 倍，涌
入该行业的求职者规模也达 2.4 倍。那么，这些带
货主播的工作现状究竟怎样？他们的用工关系又
是如何？收入与职业前景真的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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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鲜数据背后，他们过得怎样？
———“直播销售员”行业现状调查

主播们是否都有劳动关系？

新型用工形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95 后沪漂灿灿 、 新手妈妈梦小佳 、
网店店主焦学明 （老焦）， 三个看似毫无
关系的人， 因为一根网线产生了奇妙的交
集： 今年双十一， 他们都成了手机屏幕前
最忙碌的人———电商+主播。

当被问及是否签订劳动合同， 三位带
货主播的答案不尽相同： 灿灿告诉记者，
毕业后自己就与现单位北方出版传媒 （上
海） 有限公司旗下一控股合资公司签署劳
动合同， 由企业缴纳五险一金。 梦小佳则
表示没签合同， 直播只是她全职博主工作
中的一部分， 但挂靠在参股的实体店铺缴
纳社保和公积金。 与梦小佳情况类似， 老
焦直言： “给自己打工， 就没签合同， 社
保倒一直自己在缴。”

记者梳理发现， 目前带货主播大致可
以分为三大类： 一类是像灿灿这样签约管
理机构或公司的签约式主播， 其合同主要
包括劳动合同、 演艺合同等形式； 第二类
是合作式主播， 像梦小佳一样， 按项目与
机构或厂商合作， 双方不直接订立劳动合
同； 第三类为不受公司或机构监管的自营
式主播， 如老焦一样， 多为个体户或网店
店主。

来自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的陈晓天

指出， 全职主播多与机构签订合同， 其合
同可能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合同， 实

质是主播签约协议， 但在符合劳动关系要
素的情况下， 应认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他同时表示， 机构与主播间除部分具有劳
动关系外， 还包括一些以业务承揽为形式
的业务外包关系 ， 用工关系其实较为复
杂。

来自徐松婷律师事务所的徐松婷律师

认为， 除给自己直播带货的个体户关系较
为清晰外， 另外两类情况都相对复杂， 不
能简单从他们签订合同的名称判断。 她表
示， 全职主播多与机构、 平台公司签约，
主播接受机构管理 ， 公司为主播缴纳社
保， 从这些要素判断， 可视为劳动关系。
而兼职主播多数与机构、 平台存在的是劳
务关系， 双方签订的合同以完成项目或某
项工作为目的。 她认为， 带货主播属新型
用工形态， 还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劳动法专家邱婕认为不

能泛化讨论： “带货主播作为一种新业态
关系， 是高度多元的。” 与传统劳动关系
高度一元化的情况相比， 新型就业关系向
数字化转型， 是多元化的就业模式。 与具
有强烈从属性特点的传统劳动关系不同，
即根据合同甲乙方不同， 是否存在劳动关
系的答案完全不一样。 “据已有案件的司
法判断倾向于认为不是劳动关系， 但还是
需要围绕具体案件分情况讨论。” 她说。

“李佳琦熬夜赚钱白天补觉，我熬夜花
钱白天赚钱。”今年，一则段子火了，但也侧
面反映了一个现实， 带货主播们的工作时
间与“打工人”大有不同。 记者调查中也发
现，昼伏夜出是所有受访主播的工作常态，
深夜是他们的“主战场”。

上午 10 点多，老焦醒来后，在自己店
铺同名的 QQ 群里聊了几句，吃好早午饭，
赶往自己的“店铺”———一间集仓库、直播
室为一体的 150 平方米的办公室。 老焦主
要卖球星卡，在他看来，直播就是为这类产
品而生的。 由于“直播拆盒”比传统直播带
货互动性更强，观众的反馈也更加及时，这
让老焦的下班时间不断延后：最初 20 点就
可以下班， 现在 20 点上播， 21 点、22 点、
23 点甚至半夜才能下播。 晚上直播，白天
休息的作息，老焦早已习惯。

全职主播灿灿告诉记者：“每年 ‘双十
一’都是直播最密集的日子。 我记得去年,
就播了好几个通宵。 ” 作为科技数码领域
并不多见的女主播， 灿灿的微博粉丝量达
到了 200 多万。 由于灿灿所供职的公司
并未要求主播们上班“打卡”，采取较为宽
松的弹性工作制。 只要前一晚有直播，大
家都会默认下午才进办公室准备。“直播行
业是年轻人聚集的行业，哪怕不直播，年轻
人也会熬夜， 所以晚上上班白天睡觉的工
作时间，我很习惯。 ”灿灿说到。

兼职主播梦小佳的工作时间则看上去

更为“自由”。由于女儿还小，她更希望将直
播的工作时间压缩得短一点。 “直播较特
殊，小朋友一般不适合在旁边，所以我的直
播时长基本会控制在一到两个小时之内，
大多也是在晚上。 ”

主播的工作时间是怎样的？

昼伏夜出居多，深夜是他们的“主战场”

不少人都觉得 “主播=高收入”。 灿灿
也承认吸引她入行的关键因素之一便是收

入高。 虽未成家， 她就已经在家乡购买了
住房， “收入是不少。 我周围的同行， 一
场直播做得好， 或许就能赚普通上班族一
年的收入。” 据她透露， 主播的工资主要
由基础工资与直播提成相结合， 但基础工
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说到底， 做主播
是为自己打工。 你每场直播积攒的人气，
最终还是体现在自己的账号上 ， 这些人
气， 都将在未来的直播中变成日活量， 直
接影响带货成效， 最终影响收入。” 在平
台直播， 有时还涉及虚拟礼物的提成， 粉
丝赠送的虚拟礼物， 有部分将反馈给主播
所在的公司， 而公司再提成给主播， 这也
是主播收入的一个来源。

梦小佳正式接触直播前， 已经是小有
名气的全职博主， 有一定粉丝基础。 在她
看来， 尝试风口浪尖的 “直播” 就是顺势
而为， 但增加的收入， 并不能作为她的主
要经济来源。 一场一到两个小时的直播，
收入基本上也就在一万元左右。 “我对直
播产品的品质比较看重， 另外， 也不想将

直播安排得太满， 所以来自直播的收入并
不特别高。” 梦小佳说。

老焦的收入来源则简单明了： 销售产
品所产生的利润即为他全部收入。 直播时
只露出一双手和产品的他， 自嘲 “不能靠颜
值吃饭”， 但疫情以来他的生意还是好了很
多， 有一天晚上直播赚了好几万元， 第二
天起来算账时还感觉 “有点不真实”。

数据显示， 今年春节后一个月， 直播
岗位需求量激增， 平均招聘薪酬为 9845
元/月 ， 较去年同期小幅上涨 1.63%。 上
海市电子商务行业协会秘书长杨庆告诉记

者， 一般来说主播的收入有 6 种来源， 分
别是礼物分成 、 广告收入 、 游戏联运收
入、 带货推广产品收入、 自营商品收入和
工资收入。 其中， 礼物分成、 广告收入、
游戏联运收入等往往需要和平台、 签约公
司进行分成。 而带货推广收入除基本的坑
位费外 ， 分成收入直接和推销量挂钩 。
“工资收入面向的是签约主播， 一般收入
包含两部分， 一部分是基本工资， 另一部
分是公司根据主播直播时长、 粉丝数量等
为基准发放的最终工资。”

直播收入真的很高吗？

多劳多得，收入来源多种多样

“做主播”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梦小
佳对此深有体会。每次直播母婴类产品前，
她都会格外留意产品的试用和前期考核，
尽量避免产品发生问题，从而带来风险。

除“带货”本身的风险外，粉丝和流量
也是主播的主要压力之一。 看似高度自由
的职业模式， 带来的却不一定是真正的身
心自由。薇娅曾说过自己一天都不敢休息。
李佳琦也有过相似的焦虑。流量裹挟下，主
播们其实并不自由： 在这个淘汰率很高的
行业，成功是小概率事件，不成功的主播们
为生计奔波， 成功的主播们担心身后的赶
超者们，大家都陷入了围城。 而灿灿坦言，
“你想不干或者跳槽吧， 看一眼天价违约
金，就又打了退堂鼓。 ”

邱婕认为， 带货主播的工作依然不能
脱离民法上的自然人以劳动力换取生产报

酬的本质，既然是人在劳动，就有属于他们
的劳权可言。她表示，结合近年来发生的主
播与平台方违约金等纠纷可以看出， 即使
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主播在平台或机构面前

依然属弱势群体。邱婕认为，不论主播选择
与机构以何种形式合作， 都有法律可做维
权依据。 为此，她从短期、中期和远期给出
了建议。 “短期，首先是建议主播们提升自
身法律意识， 比如在签约前请专业人士看

看合同，对自身也是保护。也要引导双方多
协商，在合同中尽量做明确的约定。中期则
是推进行业性区域性的集体协商， 制定行
业化标准，将规范化的行业性的格式合同，
作为维权的依据之一。从长期来说，是一个
较为漫长的过程 ， 就是需要国家政策出
台。 ”邱婕告诉记者，这些年法律法规对新
兴行业有所关注，民法中提出的“个人信息
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已数字化转型的带
货主播们在工作中大量外露的个人信息的

一种保护。
今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

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中提出，研究制定平
台就业劳动保障政策， 明确互联网平台企
业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的责任， 引导互
联网平台企业、 关联企业与劳动者协商确
定劳动报酬、 休息休假等事项， 引导产业
（行业、地方）工会与行业协会或行业企业
代表协商制定行业劳动定额标准、 工时标
准、奖惩办法等行业规范。 《网络直播营销
行为规范》《网络购物诚信服务体系评价指
南》等多个行业标准也陆续出台。 随后，浙
江省电子商务促进会发布 《电子商务直播
营销人员管理规范》， 这是全国首个针对
“带货主播”的管理规范。 直播行业正告别
野蛮生产，进入规范化、有序发展的阶段。

主播的职业风险有哪些？

暗潮涌动的焦虑，更需增强法律意识

据虎嗅联合微盟研究院发布《2020 直
播电商研究报告》预测， 2020 年国内直播
电商行业规模将达到 9610 亿元，接近万亿
级体量。直播行业的明天似乎无比灿烂。陈
晓天表示，今年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直
播带货等网络消费发展前景呈乐观趋势，
得益于直播新场景进一步拓宽， 直播消费
正逐渐演变为基础性业务工具， 直播消费
正向常态演变。 值得一提的是，本市今年 4
月印发 《上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
方案（2020-2022 年）》的通知，计划用两年
时间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 国内领先的
在线新经济发展高地。 6 月，李佳琦成为首
个以特殊人才身份落户上海的主播， 发出

了上海“抢占电商产业高地”的讯号。
“成功的人总是具有多面性的。 ”灿灿

尽管年纪不大， 但对于主播行业的未来发
展和自己的职业规划， 却有着非常深刻的
认识。 她说，“如果可以， 我希望一直播下
去。 ”年轻的灿灿尚且如此，年龄稍大的梦
小佳和老焦同样如此， 他们对直播行业的
未来同样充满期待。

灿烂无比的明天？

广阔的天地，未知的前路


